
元件三厂创业发展的火红岁月
冯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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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许你别来无恙
许玮

一

夏日的一个傍晚，我在大同古城四
牌楼寻索明朝大将军徐达的身影，不期
然遇见了一位中国姑娘陈妍和她的德
国男友皮埃尔。

彼 时 ，我 已 在 四 牌 楼 待 了 好 一 阵
子，正靠在朱柱上小憩，手里捧着一张
清代志书里的大同城池图。周边车水
马龙、环岛繁忙。光阴荏苒，数百载无
声流逝，我要寻索的大将军徐达，只留
脑海深处的想象。

风拂过，我嗅到了代王府西侧草坪
的清香；嗅到草香的同时，我还嗅到了
香水味，于是下意识地扭过头，只见一
个外国小伙站在我身后不远处，而一个
年轻姑娘挽着他的胳膊，或许和我一样
是走累了，姑娘松开了手，席地而坐。
我猜，他们是一对恋人吧，看姑娘的模
样，像是中国人。

可能注意到了我在看他俩，外国小
伙也看了看我，耸耸肩，微微一笑，把目
光移开了。他背着双肩包，二十几岁，
个头挺拔，年轻俊朗，顶着一头棕色卷
发。姑娘看上去也是二十几岁，目光相
遇时，冲我一笑。我用蹩脚的英语跟他
俩打了个招呼，问他俩从哪来。小伙刚
要开口，姑娘抢先说，“他是德国人，叫
皮埃尔。”我哦了一声，说“欢迎你们来
大同”，然后向小伙伸出了手。他用不
太熟练的汉语说谢谢，并与我握手。我
看到他的眼睛也是棕色的，目光深邃。

姑娘好奇我手里的城池图，我递给
她看，告诉她这是一张清代大同的城池
图，而我们所在的地方叫四牌楼，正是
大同古城的中心。姑娘显然不知道四
牌楼是大同古城的中心，听我一说，欣
然而意外，随即用英语跟小伙交流。小
伙脸上也流露出同样的表情，不由得频
频点头，向周边环顾。

四牌楼下，三三两两的游客在流连，
有拍照的，有远眺的，也有如我们一样小
憩谈笑的。暮色将临，北望魁星楼，氤氲
着一层紫气，淡淡的，若有若无，缭绕着

代王府内金碧辉煌的承运殿。
这对年轻人，知道四牌楼和它的故

事吗？

二

不了解明史的人，对“徐达”这个名
字自然是生疏的。

洪武元年（1368），明王朝建国的礼
炮刚刚响过，徐达便率军北上，克大都

（今北京），后分兵攻占北疆各地；洪武
五年（1372），又率军深入漠北，打击元
军。双方虽互有胜负，但明军以绝对的
胜利，为建国不久的王朝奏响了一曲雄
浑的凯歌，而这凯歌裹挟着粗犷豪迈的
西北风。就是洪武五年，位居“淮西二
十四将”之首的徐达，以征虏大将军之
名，镇守大同城防。他在魏、唐、辽、元
等朝旧土城南之半基础上增筑大同城，
并主持建造了四牌楼。彼时，他 40 岁，
戎 马 倥 偬 ，被 誉 为“ 大 明 开 国 第 一 功
臣”，而雄伟的四牌楼，不但定格了明军
胜利的荣耀，也为徐达在大同这片土地
竖立了一座“无字碑”。

四牌楼修建之前，大同城西、城南
的华严寺、善化寺，香火已经绵延了数
百年，而今日代王府的所在，却还是辽
金西京的国子监呢。有明一朝，共 276
年，大同的荣耀，始自徐达筑城，四牌楼
便是那荣耀的见证。它既是整座古城
的形胜之枢，也是明代大同的中心地
标，更见证了历史的承前启后。试想，
那会儿没有现在这么便捷的通信，如果
有，四座牌楼落成时，徐达定会吩咐手
下为远在南京的朱元璋录一段视频，让
开国皇帝看看扫除元军后，边塞大同的
崭新气象。

相较于大同城里的古建筑，如今的
四牌楼，并不为游客过多驻足，可能跟
它系复建有关，或者，觉得它只是古城
东西南北几条大道的交会处而已，就像
我眼前的这对年轻人，虽在城里逛游，
却 不 知 一 步 一 步 竟 走 到 了 古 城 的 中
心。我问他俩，“是第一次来大同吗？”
又是姑娘抢先开了口，说，“我叫陈妍，

叫我小陈好了。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大
同，对大同的历史很感兴趣。”我点点
头，皮埃尔也笑着点点头，深邃的眼眸
里流露着几许好奇和渴望。我想，有小
陈陪伴，他的大同之旅一定不会寂寞，
说不定还会收获前所未闻的大同故事，
而我要寻索的那位叫徐达的明朝大将，
便是大同故事的书写者之一。

三

任何一座城市，如果能留下史上一
位或几位著名人物的故事，无疑会增加
这座城市的厚度。

洪武五年镇守大同城防，是徐达生
命中仅有的一次远征塞外。650 多年
前，从秦淮河畔到北国边关，真是路途
漫漫啊。关于徐达的生平和功绩，《明
史·卷一百二十五·列传第十三》有详
述，不必赘言，而我只想在四牌楼下寻
找他当年镇守大同的那段历史，尽管眼
前的牌楼是复建，但基址未变，走远的
历史仍能跟当下的时光衔接。

陈妍见我若有所思，就请我讲讲四
牌楼。我不能在这对年轻人面前冒充
对历史的熟知，但涌到嘴边的话又想倾
吐，便告诉他俩，“这几座牌楼，起先是
明朝一位开国大将主持修建的，他叫徐
达。”说出“徐达”二字时，暮色渐渐笼罩
了雾霭萦绕的大同城，纵然我看不全古
城 3.28 平方公里的景象，但巍峨的四牌
楼矗立眼前，通衢相连，人影交叠，款款
走来的，似乎有徐达的身影。

听我这么一说，陈妍顿时感到了四
牌楼是有故事的，便用英语转述给皮埃
尔，而他若有所悟，脸上也浮现出了感
慨，把目光投向了我。我想，让一个初
来乍到的外国小伙读懂几座牌楼和脚
下这片土地的关系，显然不大可能，但
他有一位对历史感兴趣的中国女友，一
定会把这些讲给他，就像我，尽管看到
的只有历史的渺茫，但因为眼前的这几
座牌楼，渺茫的历史并不显得遥远。

陈妍向东一指，说，“我俩从那边走
过来的，你们叫……对，代王府。”说完，

看着皮埃尔笑了，又说，“我们在北京上
学，希望每个假期都能去一两座城市，
尤其是带着他，好好感受感受中国文
化，这次来大同不虚此行。”

陈 妍 和 皮 埃 尔 不 会 想 到 的 是 ，曾
经主持建造四牌楼的徐达，是朱元璋
的第十三子、代王府首位主人朱桂的
老丈人。

中 国 历 史 上 ，不 乏 声 名 显 赫 的 亲
家，但跟大同有关联的，想必只有朱元
璋和徐达了。徐达在大同筑城两年后
的洪武七年（1374），朱桂才在南京的皇
宫诞生，而洪武二十五年（1392），当十
八岁的朱桂带着人马从南京就藩大同
时，四牌楼已在大同城中矗立了二十
载，想到曾经的大将、今为岳父的赫赫
战功，朱桂定会感慨一番吧。前有岳父
筑城大同之功业，后有他就任代王之荣
耀，他们朱徐两家，让大同雄浑的边塞
之风带上了几缕儿女情长。

假如，曾经的四牌楼能留下来，将
是 650多年前那段岁月的见证。

四

暮 色 下 来 了 ，陈 妍 和 皮 埃 尔 还 要
上城墙，于是我看了看表，提醒他俩别
迟了。陈妍有些不舍地说，“认识您很
高兴，听您讲这些，觉得四牌楼不单单
是几座建筑，更是远去的历史。”我说，

“是的，因为有了历史，建筑才有了厚
度。”皮埃尔扑闪着眼睛，有些不解地看
我。陈妍把我的话讲给他，他耸耸肩，
在棕色卷发的衬托下，眼眸里透出会意
的神情。

分别时，我和他俩互加了微信，相
约有一天他们再来大同，还能在四牌楼
下相遇，共话徐达、共话大同。皮埃尔
用中文跟我说再见，而陈妍带着小女孩
般的热情，边朝我挥手边说，“希望再来
大同时，咱们还能遇见。”我朝他俩点点
头，说，“会的，一定会的！”

话音刚落，某位诗人的句子浮上心
间——岁月许你别来无恙。风吹过，淹
没了市井喧嚣。我想让大同的风一路
南吹，吹到徐达的故里安徽凤阳，给他
捎个话：“你曾驻防过的大同城，如今气
象一新，而在你当年建造四牌楼的地
方，后人正书写新的历史。650 多年一
别，你是否别来无恙？”

一座城、一个人，还有我们，岁月悠
长，都会别来无恙。

1969 年 1 月至 1975 年 5 月，我在大
同市无线电元件三厂工作了 6 年多，参
与、见证了企业创业发展的艰辛历程。
职工们以厂为家、“攻不下堡垒，绝不下
战场”的奋斗场景，至今记忆犹新。

厂小志大，起步发展呈现
良好势头

元件三厂和元件二厂、整流器厂、
证章厂（后改为汽车配件厂）都是 20 世
纪 60 年代中期城区组建起来的区营街
办工业企业，即由区里任命厂级领导，
监管人事、计统、财务，借给 0.5 万元开
办经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元件三厂始建于 1966 年 5 月，当时
位于鼓楼西街纯阳宫西隔壁的西史宅
一号民宅小院中。1969 年 1 月我被调到
元件三厂时，全厂占地不到 700 平方米，
厂房、库房、办公室等共 300 多平方米，
厂领导和人财物产供销管理人员 6 人，
金工模具师徒 6 人，变压器绕线、铁芯组
装、部件冲压、电镀师徒 32 人，派往天津
无线电一厂学习的电位器车间师徒 15
人，共 59 人。整个产供销处于产品组装
检验出厂、零部件自主加工逐步完善和
不少部件外委加工、原辅材料全部求援
的两条战线之中。

当时，尽管条件艰苦，然而全厂上
下团结一心，终使“破鼓烂戏台，唱出好
戏来”。

一是 5 瓦、12.5 瓦线间变压器供不
应求。市五交化公司、雁北广播器材公
司驻厂员每周末都等着产品下线，还不
断要求尽快上马 25 瓦线间变压器和 30
瓦电源变压器。为了确保生产任务如
期 完 成 ，大 家 自 觉 加 班 加 点 ，不 计 报
酬。姚美云等 10 多位姑娘靠手摇绕线

机，每人每天要完成 20 个线包任务，她
们绕制时需用左手不断撑紧直径仅有
0.1—0.35 毫米的漆包线，致使在屡屡磨
出血泡后形成了满手老茧；谷玉莲等 10
多位女工每人每天不完成 35 个矽钢片
铁芯装配任务绝不收工，手经常被橡皮
锤砸伤；冲压卡子的刘师傅等女工为物
尽其用，常常被边角料划破手指；电镀
卡子的杨同娥等女工天天奋战在几口
大缸旁，常常被盐酸除锈的烟雾呛得喘
不上气来。

二是新产品小型电位器上马紧锣
密鼓。市、区每月一次催促小型电位器
筹备进度。为实现零部件基本自制，金
工模具师傅们依靠虎钳锯锉和一台车
床、一台刨床，经过两年多精心雕刻，自
己设计自行加工了冲压黄铜带材质的 5
种多形态零部件跳步模具，使筹备工作
有了较大进展。

历经艰辛，突破制约发展
两大瓶颈

上马小型电位器主要卡在空心轴
找不到承揽加工企业上，上马利润丰厚
的高瓦数变压器主要卡在找不到铁芯
所需的大面积矽钢片下脚料供应渠道
上，这两个问题成了制约全厂发展的两
大瓶颈。

空心轴精度要求非常严格，非高精
度 仪 表 车 床 加 工 不 可 ，就 是 大 型 机 械
制造企业也难以下手。它又是大拇指

大小、28 个部件组成的小型电位器的
“脊柱”，没有它，一切都无从谈起。厂
里从 1967 年起多次派员到华北、华东
各大无线电厂、仪表厂和电机厂求援，
都是无果而归。

我调到该厂不久的一天下午，厂领
导和我谈：“区里调你来，要你负责上马
电位器，现在空心轴和矽钢片下脚料都
等米下锅，今晚你和供销员侯有权外出
求援，必须想方设法拿下来！”

我俩先后去了太原、长治、新乡、石
家庄、天津、北京，跑遍相关企业，还是
没有着落。厂领导电话里让我们思路
再扩大一些，看看东北老工业基地。我
们走访外地在京跑供销人员三天后，终
于迎来了柳暗花明——北京新华旅社
服务员、浑源籍的丁大爷和我说，他妻
侄在辽宁海城五金厂当厂长，可以帮助
加工空心轴。此时是腊月二十，我买了
火车站票，又搭长途汽车，翻山越岭到
达海城五金厂，看到 5 台进口的仪表车
床，高兴得快要跳起来了。但由于设备
精度不够，再三试制，都不达标。这个
厂的王厂长又帮忙联系了他的叔伯弟
弟、哈尔滨道外五金厂厂长。我在火车
座下的“卧铺”对付一夜后，腊月二十三
到达哈尔滨，和道外五金厂生产科沟通
后说是可以加工，但财务科核算的工料
费是一个 0.5 元，比厂领导交待的高出
一倍。车间主任、宣化籍的半个“老乡”
樊师傅对我说：“你既然是中专毕业，那

你就自己试着做做，看看成本怎么样？”
当夜，我凭借着在大同工校实习过的车
工技能，开始小心翼翼地试制，但满头大
汗地忙到天亮，才加工了 30个，樊师傅全
面检验后，达标的仅 2 个，一算成本每个
1.4元。次日夜，在樊师傅指导下，我加工
出合格品 10个，成本降到每个 0.5元。樊
师傅陪我一起与生产科、财务科领导反复
洽谈，工料费每个降到了 0.35元，厂领导
得悉后高兴地说：“高就高点吧！赶快签
订3年、每年5000只的合同。”

此时已是腊月二十六，厂领导打来
电话：“全厂大会通报空心轴合同签订
后，大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你再跑跑
哈尔滨电机厂，人家生产直径 1 米多的
大电机，我们正需要人家的矽钢片下脚
料，看看能不能给我们 10 吨？”次日，我
马不停蹄地找到电机厂，供销科领导说
下脚料外销得厂长批。腊月二十八，我
找到电机厂的李副厂长，他说：“凭你这
大过年不回家的精神，特批你点吧！过
完年初六来。”正月初六我去后，李副厂
长已在我求援的介绍信上批示：“准予
发一车皮 60 吨。”能给这么多？这个数
字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厂领导高兴地
说：“这是生产电源变压器绝好的主材
料，要，要，要！”

群策群力，夺得加速发展
丰硕成果

两大瓶颈攻克后，从 1969 年“五一”

起，全厂组织了大会战。
一 是 千 方 百 计 争 取 25 瓦 线 间 变

压器和 30 瓦电源变压器“七一”投产，
实 现 年 利 润 翻 番 ，为 企 业 搬 迁 提 供 资
金 积 累 。 要 确 保 增 产 增 收 ，还 得“ 粮
草 先 行 ”。 供 销 员 陈 忠 义 与 哈 尔 滨 电
机 厂 、佳 木 斯 造 纸 厂 签 订 了 连 续 3 年
逐 年 供 应 30 吨 矽 钢 片 下 脚 料 、6 种 高
档 绝 缘 纸 供 货 合 同 ；雷 义 、侯 有 权 与
天 津 厂 家 、北 京 无 线 电 一 厂 等 签 订 了
铁芯加工、6 种漆包线求援合同；为 40
天 铺 设 好 线 包 绕 制 、铁 芯 组 装 、外 卡
冲 压 生 产 线 ，金 工 车 间 车 铣 刨 磨 钻 设
备 满 负 荷 运 行 ，模 具 钳 工 、木 匠 日 夜
赶工。

二 是 推 动 小 型 电 位 器 上 马 ，向
1970 年“七一”献礼。为啃下形状复杂
的 胶 木 底 座 外 加 工 的 硬 骨 头 ，我 带 技
术 员 考 察 后 ，与 浙 江 宁 海 五 金 厂 签 订
了 年 加 工 5000 只 合 同 ；为 啃 下“ 三 种
组织液在胶木条上涂抹、互不浸溶、保
障旋转音量达标”的硬骨头，赴津学习
的碳膜组刘文桐等师徒们夜以继日地
奋战了 60 多天，经过 1000 多次反复试
验，终于解决了组织液乱洇这一难题；
为啃下冲压“旋转卡”等 5 个部件的硬

骨头，模具车间梁国忠、杜春旺、王玉
喜、郭仔琦、袁晓光师徒们经过 3 个多
月努力，成功自制了所有模具，其中冲
压锡磷青铜带鸡爪形“旋转卡”的八步
跳 步 冲 压 模 具 ，后 被 选 送 省 博 物 馆 展
出 、留 存 ；为 啃 下 27 个 部 件 镀 银 工 艺
和 电 位 器 铆 装 流 水 作 业 线 的 硬 骨 头 ，
金 工 车 间 陈 国 忠 、靳 德 忠 、魏 杰 和 赵
考、王福、任宏民先后自制了电镀调速
装置、有机玻璃镀槽和滚筒镀箱，自制
了 10 台 在 胶 木 底 座 上 铆 装 27 个 零 部
件的手捏、脚踏铆装工作台。

会战在“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
造 条 件 也 要 上 ”的 豪 言 壮 语 中 推 进 。
最 终 ，两 种 变 压 器 如 期 在 1969 年“ 七
一 ”投 产 ，小 型 电 位 器 亦 如 期 在 1970
年“七一”通过省市专家参加的技术鉴
定 ，投 入 批 量 生 产 。 1969 年 全 厂 利 润
由 1968 年的 6 万元跃升至 25 万元，比
上年翻了两番多。1971 年企业转为地
方国营。1973 年选址瓦窑村的新厂区
建 成 ，省 电 子 工 业 厅 投 资 30 万 元 ，建
起 了 三 层 的 办 公 和 实 验 楼 ，职 工 人 数
达到 280 人。1975 年元件三厂和元件
二厂、整流器厂、汽车配件厂隶属关系
分 别 调 整 为 市 轻 工 业 局 、市 重 工 业 局
管辖。

光阴无声，奋斗留痕。难忘那一段
创业发展的火红岁月！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
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
院邮箱：pcsy22@163.com）

铜墙铁壁大同城
——明·李贽《大同城》诗赏析

韩府

大同城
明·李贽

此城真与铁城同，作者何人郭琥功。
更有尚文周太保，至今说著犹悲风。

万 历 二 十 五 年（1597），明 代 思 想
家、文学家李贽应巡抚梅国桢之邀北
上大同。当南方山水的温婉秀朗，撞
上九边重镇雄浑苍茫的边关气象，这
位见惯了江南烟雨的文人，被眼前“与
铁城同”的大同镇城深深震撼。他驻
足于巍峨的城垣之上，望着蜿蜒如游
龙的边墙、星罗棋布的烽堠与错落相
连的边堡，挥笔写下这首仅二十八字
的《大同城》，以极简的字句，为这座固
若金汤的边关重镇，留下了一段穿透
数百年时光的边将注脚。

“此城真与铁城同”，开篇一句便
以最直白的赞叹，道尽了大同镇城给
初临边塞的李贽带来的视觉冲击与心
灵震撼。彼时的大同，作为大明王朝
的京畿屏藩，早已形成了层次分明、纵
深完备的防御体系：高耸的城墙被砖
石加固，护城河如绸带般环绕城郭，城
外的内外长城翻山越岭、跨河过沟，墩
台烽堠星罗棋布，每二十五里便有一
座屯兵的边堡，堡与堡相连成线，层层
拱 卫 着 大 同 镇 城 。 李 贽 眼 前 的 这 座
城，早已不是普通的军镇城池，而是一
任又一任边将倾尽心力垒筑起来的军
事屏障，它以铁铸般的姿态横亘在北
疆，真正实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的防御效果。这句看似平实的起笔，
没有堆砌任何华丽的辞藻，却把大同
城的厚重、庄严与坚不可摧，完完整整
地铺展在读者面前，也为后两句追忆
边将功绩做好了铺垫。

紧接着发出一句自问“作者何人
郭琥功”，李贽将目光从坚固的城垣本
身，投向了这座“铁城”背后的建造者
——大同总兵郭琥。在明代大同的边
将序列里，郭琥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守
边良将：他历任永昌卫指挥使、姑臧守
备、古北副总兵等职，因平定士官张同
反叛升任左都督，授光禄大夫，之后驻
守大同镇。他不仅骁勇善战、威震沙
场，更深谙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
要义，当年蒙古部落拥众压境之时，他
单骑阵前晓以利害，便令对方引兵而
去，不动刀兵便化解了边境危机。在
大同总兵任上，郭琥留下了诸多惠及
后世的工程：万历四年主持重修善化
寺，重建墙垣、扩大山门、增建钟鼓楼；
万历五年督修高山堡的加筑与砖包工
程，如今高山堡“靖宁门”石匾上“钦差
征西前将军镇守大同等处地方总兵官
郭”的落款，便是他留给大同的实物印
记；万历八年山洪冲毁兴云桥，他主持

将其改筑为坚固的拱形桥，同年又为
大同城墙加砖砌筑女墙，让这座边关
重镇的防御能力再上一个台阶。李贽
将“铁城”的首功归于郭琥，并非随意
的褒扬，而是亲眼见过他主持修筑的
城垣、修缮的寺宇、重建的桥梁之后，
发自内心的认可。

第三句“更有尚文周太保”，笔锋
一转，引出另一位在大同边防史上分
量极重的老将周尚文。这位嘉靖年间
的大同总兵，在任的七年间，把全部心
血都倾注在了大同的边墙修筑之上：
总督翁万达划定的二百余里边墙，经
他之手向西延伸四百余里，累计督修
边墙六百五十余里，修筑敌台千余座，
拓垦屯田四万余顷，增置军士一万三
千余人。从弘赐五堡、靖虏五堡，到灭
胡九堡、镇羌五堡，再到后来声名远扬
的得胜堡，皆是在他的主持下拔地而
起，边墙、戍堡、烟墩相互勾连，最终形
成了有层次、有纵深的完备边防体系，
史书评价“拓地置堡，修筑墩墙，总兵
周尚文之功居多”，绝非虚言。更令人
动容的是这位老将的沙场风骨，七十
五岁高龄时他仍亲自指挥弥陀山之战
大获全胜，嘉靖二十八年的曹家庄之
战，他依旧身披铠甲冲锋在前，打得俺
答部溃不成军，也正是在这一年五月
这位老将辞世，把最后一缕忠魂留在
了他守护一生的边墙之下。

收尾一句“至今说著犹悲风”，是
全诗最具余味的一笔。时光流逝，周
尚文、郭琥这些边将早已不在人世，但
他们修筑的边墙依旧横亘在大同的山
野之间，他们的故事依旧在大同百姓的
口中代代相传。天镇新平堡迎恩门瓮
城北墙下曾有三英祠，将周尚文、麻禄、
郭琥三人一同祀奉，便是大同人对这些
良将最朴素的纪念。当李贽站在大同
城头上，听着当地百姓讲述这些老将守
边的往事，吹过边墙的风里，仿佛依旧
带着老将们当年的忠勇之气，带着他们
征战沙场的悲壮余韵。“悲风”，不是悲
叹生命的消逝，而是对老将们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的崇高敬意，是对边将们
把一生都献给北疆安宁的深沉共情。

李贽在《续藏书·勋封名臣》篇中
曾写道：“余所见俞大猷、戚继光，所闻
有周尚文、郭琥，皆具将材。”这首短短
二十八字的《大同城》，正是他这份评
价最凝练的诗意表达。全诗没有复杂
的 词 句 、深 奥 的 用 典 ，没 有 刻 意 的 铺
陈，却以城为引，以人为核，把大同“此
城真与铁城同”的威名，完完全全归功
于那些枕戈待旦、修筑边墙、守护疆土
的边将。它让我们明白，大同这座“铁
城”，从来不是冰冷的砖石堆砌而成，
而是无数忠勇良将用汗水与心血浇筑
出来的。

北疆驰途

结伴西游向朔垠，遥空云净绝纤尘。
长驱百里荒滩阔，偶见千丛翠甸新。
羔膳盈盘酬远客，琼樽列坐聚佳宾。
开怀尽览边关色，一笑忘忧寄此身。

禾木晨昏

秋宿桦林斗柄横，山庐寒重梦难成。
朝来雾涌千峰绕，晓际云翻万壑生。
身入烟霄疑幻境，风侵襟袖觉霜清。
凭高尽览群峦势，漫对浮岚寄远情。

赛里木湖

澄泓万顷自成津，众水归流不向遐。
浩渺波光涵碧落，芊绵岸草映丹霞。
暂凭茗饮消羁倦，静对湖光涤俗哗。
巨鉴横空开远目，无边岚气接天涯。 田塍独坐看山水，

耳畔莺声风唱绵。
云起霞红催日落，
闲心天地野林边。

独坐
郭永忠

北疆行咏三首
相斌

云雾缭绕 张成林摄


